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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用胡，湖北第二电机厂退

休干部，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

战役。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回国

后，他历任驻河南某预备师某部

排长、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第

七中队副队长、队长、指导员等

职，1978 年转业回到湖北咸宁

老家。

在担任河南公安总队第三

支队第七中队指导员期间，李用

胡曾经奉命看守被囚禁在开封

的刘少奇主席。 谈及这段往事，

如今已步履蹒珊的李用胡老人

一脸无奈，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娓

娓道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鲜为

人知的心酸故事。

执行“紧急任

务”，心酸涌上心头

1968 年底， 我从北京举行

的大使馆警卫培训班结业，回到

了开封驻地，担任河南公安总队

第三支队第七中队指导员，从事

政治宣传教育工作。

1969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我们接到一项任务：有一位受中

央“重点审查的对象”将在当晚

转移到开封，要求地方公安予以

协助下机后的押送、 看守工作。

命令来得很急，当时我们并不知

道“重点审查对象”究竟是谁，只

是隐隐地觉得，这个人可能不一

般。当时我带领几位公安干警做

好准备，并且很快来到开封机场

等候。

那天晚上， 天气有点冷，风

也很凉。 大约晚上 9 时 30 分左

右， 一架伊尔 -14 型飞机悄然

降落在开封机场的停机坪上。早

已等候多时的我们和几位医护

人员匆匆登上飞机的舷梯，进入

飞机，来到机舱后部。 只见后舱

里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

个白发苍苍、 瘦骨嶙峋的老人。

老人的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

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

管，瘦弱的脸十分苍白，没有一

丝血色。

我们和医护人员一起将担

架抬下飞机， 这时我借着月光，

仔细看了担架上的老人。看着看

着，突然觉得这张面孔好像在哪

见过，我猛地发现：这不是我们

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吗？我怔

住了，所有接受“任务”的人也都

怔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发出声

响，大家只是用质疑的眼神看着

眼前的老人。 当时，我们知道刘

少奇主席已经被打倒，但是我们

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一阵

心酸涌上每个人的心头。

很快，担架被抬上了早已准

备好的救护车。北京来的 3位医

生、护士和刘少奇的原卫士长李

太和同我们一起上了救护车，在

漆黑的夜路上，救护车向市区急

驶而去。

戒备森严，我们也

失去了“自由”

救护车越过南士街，驶进了

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

楼的小天井院。 小院僻静而阴

森，与外面完全隔绝。 刘少奇主

席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

个套房的里间。 当时，这间屋里

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外，其

他什么也没有。

从这天夜里开始，小院内外

“如临大敌”、戒备森严。 院子的

围墙高大而坚固，上面布满了成

排的电网，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

的通道可以出入。 大门口有岗

楼，门外有哨兵，屋内有警卫。我

们执行的看守任务， 被称为“17

号任务”(因为刘少奇是 10 月 17

日到开封的)。 那时，我们在执行

任务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自

由”———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

准同家人、亲友有任何形式的交

往，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生命

作了保证。

那时候， 我们有一个排的

人员在这座特设的“监狱” 里

从事看守工作。 在装有铁门的

通道门口和刘少奇的卧室门口，

布置了两道警戒线， 还有昼夜

24 小时双哨床前监视， 警卫方

面确实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

第一天晚上， 我便参与了看护。

记得一切都安顿好之后， 刘少

奇主席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他

扫视了一下四周， 似乎在想这

是什么地方。 他可能不知道，

这就是他 11年前兴致勃勃视察

过的古城开封。 然而， 这次重

来开封， 已是物是人非。 刘少

奇主席看了一下周围， 什么也

没说，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病

痛和虚弱已经让这位老人没有

太多的力气思考。

北京方面的人全

部撤回，我们完全接

替监护

刘少奇主席居住的屋子窗

户上没有玻璃，深秋的风夹着寒

气吹在他虚弱的身体上。在到达

开封的当天夜里，刘少奇的肺炎

就复发了，高烧达到摄氏 39 度，

呕吐得很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

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

无异常变化。 ”病中的刘少奇需

要药品治疗， 可得到的指令却

是： 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

南准备的药要退回一部分；禁止

到外边购买药品。 这样一来，为

刘少奇配备的医疗班子就完全

失去了作用，更谈不上治疗。

直到 11 月 5 日， 刘少奇再

次发高烧， 整整抢救了两天，体

温才降到摄氏 37.2 度。 当时在

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虽然他不

说话，但神志还有点清醒，特别

配合治疗， 看来他要坚持活下

去，想活下去……

就在刘少奇退烧的第二天，

也就是 11 月 6 日， 从北京跟来

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个也不准

留。从这以后，刘少奇的监护、医

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及公

安等部门负责。 尽管都接受了

“仇恨”的阶级教育及保密教育，

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眼前的所

见所闻，同报纸上所谓“最阴险、

最凶恶、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

敌人”的说法反差太大，怎么都

对不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瘦成

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

饲维持生命，全身没有一条好血

管，牙齿只剩下七个，连说一句

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垂危的老人。

偷偷抹去泪水，

我们为他盖上一块

白床单

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渐渐

走到生命边缘的刘少奇，在得不

到有效的医治、护理下，病情进

一步恶化。 当时，他身边没有一

个亲人， 更不知道自己的妻子、

儿女眼下身在何方， 遭遇怎样，

只知道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

样从早到晚在跟随着自己。我们

中间曾有人提出设法让亲属来

见一面的想法，但是我们当时谁

也没有能力做主。

11 月 10 日晚， 刘少奇第

三次发高烧， 体温一再攀升。

但当时的条件和医护人员的医

疗水平有限， 又不熟悉病史，

只得按肺炎治疗。 因为不许送

医院抢救， 到深夜时， 刘少奇

的嘴唇发紫， 吸氧也不见改变，

瞳孔对光的反应消失， 体温达

到了摄氏 40.1 度。 可是值班护

士仍按原处方用药， 到第二天

早晨 6 时 40 分， 发觉情况不

妙， 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

救， 然而为时已晚。 6 时 42

分， 医护人员到齐， 3 分钟后，

也就是 1969 年 11 月 12 日 6 时

45 分， 一颗承受了过多压力的

心脏， 停止了跳动。

在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

他手里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

攥成了小葫芦形状。我偷偷抹去

了眼角的泪水，给我们共和国主

席———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了一

块白床单。

火化“烈性传染病

人”，我们戒严现场

刘少奇临终前，身边没有亲

人。 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

里对他的下落毫不知情。直到林

彪逃亡后的 1972 年， 王光美才

得知刘少奇早在 3 年前就离开

了人世。

刘少奇主席去世后，遗体被

转移到地下室。 由于地下室很

小，屋长不够他的身长，只好把

停放遗体的担架斜摆着。

刘少奇主席的老卫士长李

太和接到刘少奇死讯的电话后，

匆匆赶往机场，飞到开封，直奔

地下室。盖着白床单的刘少奇躺

在地下室的地板上，嘴和鼻子已

经变形，下颌有一片淤血，如雪

的白发蓬着，足有一尺多长。 李

太和悲痛万分，他含着泪细细地

给老首长修剪长长的白发，轻轻

地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用一套

普通的衣服作为寿衣，裹住刘少

奇骨瘦如柴的身体。

15 日深夜 12 时，刘少奇的

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

身容纳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躯，他

的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 此

时，火葬场早已接到通知，说有

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在今晚

火化，只准留下两个火化工。

“灵车”慢慢行进在古城的

街道上，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

朵白花，有的是漆黑的夜幕与那

嘀嘀嗒嗒的秋雨。 我们组织 20

多人把小小的火葬场戒严起来。

按规定，在死亡登记表上要注明

具体病因，可是那天，上面只填

了“传染病”3个字。 老司炉工不

解地问：“到底是哪种传染病？ ”

有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催他快

点火化。

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一个

亲人在场，一位国家主席就这样

无声无息地从这个纷乱的世界

上消失了。没有哀乐，没有哭声，

没有鲜花，没有党旗，火化结束

了。 与此同时，他在开封留下的

所有遗物，也被付之一炬。 剩下

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上

面填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

无业。 并有人冒充刘少奇的

儿子“刘源 ”，签名办理了寄

存手续。

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

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

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市火

葬场骨灰存放室。 随后，“专案

组”宣布纪律，要我们谁也不准

透露出去。

历史自有公论。新中国历史

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沉睡了 14 年

后，终于昭雪了。 1980 年 2 月，

“文革”结束后的第四年，十一届

五中全会为刘少奇主席彻底平

反，恢复名誉。 五中全会公报广

播的那一天，我流下了激动的泪

水。 （据《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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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今， 他才知道年龄不饶人。 可是， 这

种事能向谁说呢？ 童晓菲的脾气开始大起来， 起

初是在人后， 跟孙庆国闹闹小别扭， 后来耍脾气

时间长了， 人前也习惯了， 当着外人的面， 也敢

跟孙庆国叫板。 孙庆国心里清楚， 也不跟她一般

见识。 他更明白今天争吵的导火线， 明里虽然不

是童晓菲“得不到”， 但潜意识里， 他知道这里

面的缘由， 所以他在争吵过后， 就不再吭声了。

午餐时， 公司租用的大楼物业管理处送来午

餐， 这是上班时众人提前点好的食谱。 年轻人都

聚在一堆吃， 你抢我一勺子肉， 我夹你一筷子

菜， 吃得跟玩儿似的， 快快乐乐， 让孙庆国看了

很羡慕， 过去他跟童晓菲有时也跟大伙儿凑在一

起吃， 今天却因为刚才的争吵， 所以两人把饭菜

集中在办公室吃， 其实也是想借此和解一下。

夫妻俩先是各吃各的， 没说什么， 其实心里

还在揪着那个疙瘩， 后来还是孙庆国先打开话

题：“晓菲，今儿个的话， 可有点过了， 我们以后

不再这样吵了， 好不好？”

童晓菲也自知理亏， 可她就是不认错：“我就

不改， 我就不改， 你还能怎么样？ 把我吃了？”

孙庆国笑了， 他知道小妻子的脾气， 撒娇撒

惯了， 死不认错。 他无奈地说：“我让着你。”

童晓菲也笑了：“就是嘛， 谁让你是老爸呢！”

这是只有他们夫妻才听得懂的情话， 因为孙

庆国的年龄在那里摆着， 所以每当夫妻俩“做那

事儿” 时， 童晓菲总要亲昵地叫孙庆国“老爸”，

这种娇嗔把孙庆国叫得心花怒放， 每每这时， 总

是全力以赴， 尽职尽责。 童晓菲叫他老爸， 让他

有一种乱伦的错觉， 这种犯罪似的快感， 他找不

到合适的语言形容出来。

现在童晓菲这么一叫， 孙庆国一点脾气也没

了， 小妻子的一句话， 化解了一切可能喷发的火

焰， 这让孙庆国越来越知道童晓菲是水做的。

过了几天， 大家差不多把这事忘了的时候，

刘建豪拿着一张发票走进孙庆国的办公室：“孙

总， 这是昨天去科技市场参加展览的展台费， 我

们的展台被评为一等奖， 电视台也来录了像。”

其实他更想表明的是广告词是个亮点。

孙庆国当然明白， 作为老总， 他知道应该给

予下属的鼓励， 所以也就顺势道：“还是你的广告

词比较吸引人吧。 做得不错， 继续努力啊！ 下午

是谁去值班的？”

刘建豪开心地笑道： “我会努力做得更好。

下午是童总带队， 我和郭水萍值班。”

孙庆国在发票上签了字， 嘱咐道：“给大家说

说， 值班费我会考虑再给加一点， 另外值班时的

盒饭也别太将就了， 给大家买点像样的。”

傍晚的盒饭， 加了新料。 炖得很烂的鸡块、

炸得焦黄的鱼排、 还有一些可口的素菜， 满满盛

了一盒， 然后是一盒米饭， 大家吃得很有兴致，

虽说盒饭不算大餐， 但老板如此宽厚， 体现了一

种风度， 于是郭水萍边吃边说：“嗯，老板万岁！”

刘建豪觉得受了点刺激， 一餐盒饭就能让你

喊万岁？ 他不由得说：“郭水萍， 等我有钱了， 也

开一家公司， 聘你来当业务经理， 天天管你吃盒

饭， 但你要保证天天喊我万岁。”

郭水萍比刘建豪小 4 岁， 但她却早到公司几

个星期， 对刘建豪的到来， 她早早地暗暗在心里

打了分数， 此时她笑道： “好呀， 我这人好说

话， 谁聘我都行， 谁的工资高， 我就跟谁走！”

刘建豪说：“你这是有奶便是娘吗？”

郭水萍说：“无奶的是爹。”

来参观的人离开后， 三个人闲坐着无事， 童

晓菲就提议：“我们讲点笑话开心吧。 刘建豪， 你

有吗？”

刘建豪说： “要说笑话， 我平时也听过好

多， 可就是一让讲的时候， 就想不出来了， 我说

个我们在大学军训时发生的真实故事吧。 那时大

家训练几天， 个个累得要死， 晚上倒在床上， 歪

头就睡， 可能因为太累了， 有些同学就开始讲梦

话， 那梦话真笑死人。 我有个同学几乎每天都说

梦话， 最傻的一句是： ‘老婆， 我不敢了……’

让我们这些没睡着的把他笑醒了， 从此给他取外

号叫‘不敢了’！” (三)

刘少奇
被囚开封的最后日子

刘少奇与妻子、女儿的合影

1969 年， 刘少奇在河南开

封病逝，终年 71岁

王光美在迎接刘少奇骨灰

的专机上，神情哀伤


